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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良敏

一   初识马赛

  我自 2015 年踏上东非土地时，来来往往碰到了很多马赛族人
（Masaai）。有早早举家在巴加莫约（Bagamoyo）定居的，有每天
喝着啤酒在巴加莫约海滩游荡的，有给富人守门的，有在医院里当
实习护士的，还有富有爱心的马赛族小学老师，以及时常在车站或
街头兜售马赛传统医药的马赛男性或妇女。从达累斯萨拉姆（Dar es 

Salaam）、桑给巴尔（Zanzibar）到内陆阿鲁沙（Arusha），或是北
上前往坦噶（Tanga），亦或是向着西南前往姆贝娅（Mbeya），总
能看见马赛族人身着大红、大紫、大蓝或红蓝相间的衣服游走的身影。
他们手持长茅或杖、腰配胯刀、外带木锤，有时还带着一把大大的
雨伞。他们身材高挑，加上小跳式的步伐，显得自信、威武，无论
城市还是乡间，都格外地显眼。我记起当我问医院某医生什么才能
代表坦桑尼亚的传统文化时，她曾毫不犹豫地回答我：“马赛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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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作者简介 ] 高良敏，男，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，研究地区为坦桑尼
亚及其周边国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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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元前 1000 年以前，除了班图人南下或北上进入东非外，还有
讲着尼罗特语、善于制作铁器的高地尼罗特人，从东北部埃塞俄比
亚高原一带进入肯尼亚、坦桑尼亚一带。在文化上，高地尼罗特人
将割礼作为男、女成年仪式，禁止吃鱼，拥有按年龄级划分的社群
政治体系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是如今在东非内陆广泛分布的马赛
族人。马赛族为游牧民族（少见农业耕作），父系社群，男性经历
从出生、成年（割礼）、结婚（一夫多妻制）、年长阶段一系列生
命重要历程，在每一个年龄组（Age group）都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
和男性权威。成年后的男性一般被称之为“武士”，也因此拥有无
比傲娇的男子气概。在长期流动、迁徙和内外族群斗争中，马赛男
性的武士精神得以发扬光大。

 然而，随着“土地”等资源在现代农耕社会中变得越来越稀缺、
社会发展的变迁以及马赛族传统的游牧生活空间被不断挤压等原因，
大量的马赛族武士涌入繁华的现代都市。在都市中，马赛族艳丽、
徇烂的着装和高挑强壮的身材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，与其说格格不
入，不如说是族群传统与现代生活交融之图景，也是东非社会与文
化多样性的体现。他们之所以来到繁华都市，根据我初判，一是揣
怀着“都市欲望”之梦，二是为了寻求一份身计，三是作为一个匆
匆不适的过客。而在众多我所认识的马赛人中，来自中部伊林加省

图 1   草原上的风之子，行走中的马赛族武士
图片来源：百度图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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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Iringa）的马赛兄弟来到繁华都市的原因三者兼有。
 2015 年 9 月，当我第一次来到坦桑尼亚时，我入住的便是位于

达累斯萨拉姆乌潘加区（Upanga）的华人旅馆——“远方的家”。
旅馆高墙之内与之外，还有这样一个群体，被当地人称为“House 

boys/girls”或“Watchmen”，有的是受雇于旅馆的酒店服务员，还
有来自安保公司的保安。这一群体夹杂在“外来者—华人 1 ”和一
墙之隔的“当地人”中间，日常体验完全不同于当地大众。而我经
常出入“远方的家”这家旅馆，不仅因为其地理位置优越、交通方便，
也是因为这里有一群当地的“House boys/girls”。在我所接触的五
名“House boys/girls”中，一位是已经在这里工作了 5、6 年的当地
妇女玛丽亚（Maria），主要负责在厨房帮忙，有时也亲自下厨，一
位是负责打扫卫生和整理内务的妇女，一位当地男青年，以及一位
来自坦桑尼亚东南部的马赛人。两人轮流值班守门，同时帮忙提送
旅客的行李。最后一位是 2016 年年底（也就是我第二次到坦桑尼亚
时）, 我在旅馆见到的我的马赛兄弟。他是第一位与我保持长期且深
度交往的马赛人，而且我还一度曾试图通过“他”来了解“他们”。

二   华人旅馆中的马赛兄弟

2016 年 12 月的某日下午，我从巴加莫约赶往达累斯萨拉姆市，
由于交通堵塞，到达市车站已经快下午 6 点多，而要到乌潘加区，
顺利的话至少也要 30 分钟，如果堵车则需要 1 至 2 个小时。果然不
出所料，交通堵塞使得的士如同蜗牛一般，到达“远方的家”时已
是晚上 7:30。我习惯性地用斯瓦希里语叫喊开门。“等……等，来了！”
有人低沉地回应道，接着是急促的脚步声，门开了。院子内昏暗的
灯 光 下 ，只 见 一 个 个 头 和 我 一 般 的 、穿 着 紫 色 衣 服 的 马 赛 人 ，

① 本文使用“华人”，原因是旅馆旅客不仅来自中国大陆，还来自中国港澳台，甚至 
   是国籍为非洲某国、欧美的华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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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我说了声：“Karibu ！”（欢迎）。简单问候后，他说：“我还
以为你是坦桑人，没想到你是华人，你会说斯语啊！太好了！”我说：
“会一些，我还在努力学习！”随后，他带我去找旅馆经理。

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马赛族的“Houseboy”。后来，只要我一回
到“远方的家”，就会和他打招呼、聊天，一次一次的接触，让我
获知了他不为人知的个人世界。我们之间也成为了时常分享人生故
事、喜怒哀乐的好兄弟。对于第一次走出马赛社群来到繁华都市的他，
华人旅馆成为了他认知之外纷繁社会空间的重要场域，而他眼中的
华人也塑造着他对外界的认知和态度。我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的华人，
与他平时接触到的华人以及旅馆居住的华人对他的种种言行实践有
关。经过与他的交流以及与旅馆华人的接触，我认为大概原因有如

图 2   马赛兄弟和“house boys/girls”一起共进午餐
图片来源：作者拍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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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四点：  
原因之一，没有语言障碍。在他看来，在这里入住或者长期入住

的华人都不喜欢和他聊天，甚至不会和他打招呼：
  “高，你一点也不像其他华人，因为这里进进出出的华人很少讲

斯语，英语也不好，甚至都不会和我们几个打招呼。一部分只知道

大呼小叫的，他们也不会问我的名字，只会喊我‘马赛’。他们一

点点事情都要让我去做，特别是搬东西，哪怕是提个小包。对我友

好的只有那么几个。说句实话，我不怎么喜欢他们。但是你就不同了，

你愿意和我聊天，你是我的好兄弟。”

 原因之二，文化差异，“外国人还有不同”。作为第一次来达
累斯萨拉姆市打工的他，仍显羞涩，显然尚未准备好应对这份“工作”，
而平日工作接触到的华人也远远不同于他之前碰到的一些外国人（他
曾提到马赛村里来自欧美的志愿者、传教士等）。这些来自欧美的
人，很愿意和他们交流，不仅仅教他们英语，还愿意分享一些欧美
的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。长此以往，在他的眼中，外国人都是一样的，
都是白人，英语很好，且愿意和他互动。然而，母语为非英语且内
敛的中国人完全打破了他对“外国人”的想象。他曾表示：

“我第一次来到达市，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，我原来想外国人应

该英语都很好，而且会和我交流。但是，在这里工作都 2 个多月了，

每天都这样，除了老板要搬行李、搬东西时喊我‘马赛’，还有偶

尔几个来找我学习斯瓦希里语的人之外，大部分都不和我说话。我

很不理解，原来外国人还有不同的。”

原因之三，对于何为“工作”的理解不同。在旅馆管理者和住客
的眼中，他是门卫，他的工作就是负责守门、负责安全，不能影响
到住客。来自国内的一位长期住客谈起旅馆门卫时，满肚子的怨气：

“这里的人啊，只会要钱，什么事都要小费，连个门卫都会跟你

要小费。真是气死人了，这种国家没什么希望，人人都是这样，就

没一个好人。上次的门卫，每次开门都要可乐钱、要饭钱。哪能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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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呢。”

在早餐、中餐、晚餐时甚至晚餐后 , 旅店华人大多会在院子里溜
达或在阳台闲聊，他们时常和一些受到当地警察刁难或要小费的华
人表达出这样的话语，偶尔还会指指门口的门卫和几个当地服务员。
还经常被提及的是他们手抓饮食、随地睡觉和要小费的“坏习惯”。
一位来自温州的商人说：

“这里人的饮食啊，那种怎么吃！还用手抓，看他们脏兮兮的，

特别是想到那么黑的手，还去抓饭吃，想想都会吐！你看看他们都

是睡在地板上，地板那么脏、那么冷，真是没有进化完的动物。一

天见到就是要钱，上一次的那个门卫，完全是不要脸的要（钱），

每次要的不多，都是 300 至 500（先令），理由还满充分的啊，‘帮

你开门了啊，我帮你提行李了啊’，甚至还会说‘肚子饿啊’。人又懒，

完全是没救了！”

对于坦桑尼亚的很多华人老板或华人，甚至当地有钱人而言，他
们之所以愿意聘请马赛男性来看门，主要是因为他们高大威武、长
相威严，加上别具一格的特色衣服，这种体质有着天然的威慑感，
足以成为一名合格的门卫或“houseboy”。此外，马赛族男性大多
夜间不睡觉，会非常“忠诚”地看门。正如某华人老板很直白地说
的那样：

“华人喜欢找马赛人看门，主要看中那身红色的衣服，很有震慑

感，小偷一旦看到马赛守门都会忌惮三分！那身‘皮囊’很好用。

马赛人晚上都不睡觉，睡觉也只是在门口睡一下，甚至简单给个床

垫就行。”

对此，我的马赛兄弟和他在卡里亚库区看守废弃车辆的兄弟并不
否认。年龄小一点的马赛青年自豪地说：“我们都是武士，看我们
强壮吧，打架厉害吧！”而我的马赛兄弟则认为，马赛人要求的薪
水低，对住的地方要求也低。在巴加莫约雇佣马赛门卫的一位医生
朋友也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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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很多人雇佣马赛做门卫，主要是马赛没什么技能，工作（能力）

低下，长的高大，擅长打架，也很忠诚！马赛人很多都是住在树林里、

住在树上，对住宿要求低，不给（住宿）也行，提供个凳子都可以。

马赛没有正规保安公司的保安要求那么多”。

 这位当地朋友认为，除了上述原因以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
是马赛人让人敬畏的装扮。而另一位雇佣马赛为门卫的华人朋友则
表示：“就是看中马赛人的那身穿着和身上的装备，高大、威武、
手持长棍、挂着腰刀，一看就会让人畏惧，至于工资、住处这类的
对于一个请得起门卫的人来说，这些都不是主要问题。”她还形象
地说：“如果你看到一个晚上不睡觉的人，手拿着长棍在看门，你
还敢来偷盗吗？自然会远离三尺！”

 显然，听到大家七嘴八舌地谈及自己的体验和经历，刚到坦桑
尼亚的华人或者外语不好的华人很容易受到影响，而同样刚到达市、
第一次接触华人的马赛兄弟自然成为了他们宣泄、鄙夷和嘲讽的对
象。在中国旅客眼中，马赛兄弟就是一个门卫，可能因为帮你开门，
就会要钱，而开门作为他的工作，是有相应报酬的，不应该强加到
旅客的身上。因此，装作不懂英语、不懂斯语、不去理会他的言语
行为也就成为了华人逃避“小费”的主要方式。对于小费，马赛兄
弟告诉我，虽然他第一次到达市，第一次在外面工作，但是早在同
伴那里获知，只要给外国人干活，都会有小费，甚至小费会多于工资。
他说：“我的朋友们都是这样说的，说外国人都会给小费，而且有
些还给的多！我不理解你们华人为什么不给小费，而且一说要点可
乐钱、要点饭钱，就没人理我！”

原因之四，薪水。马赛兄弟告诉我，每周末可以从华人老板或经
理那里领到 6 万先令（约人民币 200 元）的工资，偶尔会有点补贴。
领取每周的薪水后，他们都会被要求在一个薪水登记册上签上自己
的名字。对于偶尔的奖励，每个月会有 1 至 2 万先令。按理来说，
发薪水的周六应该是马赛兄弟最为高兴的日子，然而，高昂的日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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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费却让他无法高兴起来，这也是我和他聊天时他最爱抱怨的话题。
一谈到工资，马赛兄弟总有这样一句话：“Kidogo! Kidogo sana!”（太
少了！实在太少了！）。其实，相对于很多“Houseboys/girls”，
每个月 10 万先令左右的薪水，他的工资并不低。

马赛兄弟烦恼的原因在于一日三餐后，工资只有少许剩余：“早

餐我通常两个 Chapati（面饼）、一杯茶水，会花去 1500 先令，中

餐为 Ugali na nyama（肉拌玉米饭）、Soda（碳酸饮料），会花去

我 3000 先令，晚餐 Pilau na kuku（印度米饭加鸡肉）会花去 2500

先令，每周电话费 3000 先令。最后只会剩一点点钱，工资太低了！”

按照粗略计算，马赛兄弟每个月工资收入至少 24 万先令，扣除
一日三餐和电话费、日常花费共 22.5 万先令，仅剩余 1 至 2 万先令。

而旅馆 A 老板则说：“坦桑尼亚这几年经济不好，工作难找，

也经常有人来问工作。前几天有个小哥还后悔，之前说好要来我这

里工作，工资待遇都谈好了，后来嫌弃工资低就没来，害得我还要

重新找（人）。而且这样的工作不需要什么读书、学历之类的，很

多人都在找这样的工作。给他们的工资、工作条件在达累斯萨拉姆

市算高的了，出去更难找到。”

2017 年 4 月初，当我再次回到旅馆时，听一个华人朋友说，那
马 赛“跑”了。后来，从旅馆老板那里得知，马赛兄弟说旅馆经
理克扣他的工资、没有发给他一周的 6 万先令，而旅馆经理坚持
说发过，还有签字为证。华人朋友说，旅馆经理不可能克扣这不多
的几万先令，肯定是马赛忘记了或者是不想干了。第二天，我通过
Facebook、短信问了马赛兄弟在哪？一直未得到回复。过了一周多，
他在 Facebook 上回复了我，说已经回到伊林加老家，还和我分享了
一张图片，图片内容为：在一颗大树下，他和一个当地马赛同伴吃
着烤肉，一大块鲜红的肉摆放在火柴堆上。我问他：“肉怎么样？”
他则回答说：“美味极了，这才是我们的肉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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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   前往伊林加路边的马赛族烤肉摊
图片来源：作者拍摄

后来，不知道为何，我和马赛兄弟就再也没有联系上，本来之前
约定他要带我去他的族群访问的计划也戛然而止。至于马赛兄弟为
什么要离开达市，为什么要找一个“克扣工资”的托词，我想起了
他对家的思念、对这份“工作”以及“华人”冷傲态度的不满，以
及他心中的欲望与现实所带来的折磨。

三   家与都市：回与不回

 马赛兄弟来到城市后，感受到了对于城市生活的强烈不适。除
了上述因素之外，他的内心也出现了巨大的矛盾与困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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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   马赛兄弟与他的两个孩子
图片来源：马赛兄弟提供

一方面，出于对家、对亲人和族群生活的强烈思念，吸食鼻烟成
为麻痹自己的最好方式。他已婚 4 年，26 岁，现有一个老婆和一个
两岁的女儿，交流中他多次透露出自己对家的依恋，对族群社会的
思念。

他时常拿出破旧二手华为手机，点开一张张他老婆和女儿的照片，

看着她们：“高，这是我女儿和老婆，女儿 4 岁了，非常可爱，现

在都会叫爸爸了。”接着他讲起了他的婚姻故事：“老婆是用 15 头

牛换来的，现在还有 25 头牛，其他兄弟帮忙照料着，等到有 50 头

牛的时候我还想再娶一个老婆，然后生更多孩子，希望有一个大家庭。

每天晚上，我都会打电话给老婆，问问孩子怎么样。”说完，他盯

着照片看了许久，一脸乡愁显露无疑。接着他说：“来到达市几个月了，

基本没有赚到什么钱。我想 3 月份的时候回去伊林加，还是回去舒

服，放牛，多养些牛还比这个工作挣钱，还能多陪陪孩子。等到明年，

我想再娶个老婆，那时候就可以养更多的牛。不能长期呆在这里，

下月回家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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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马赛兄弟的身上有一个白色的 50ml 左右容量的塑料瓶，瓶
子里面装的是 Ugolo（马赛族语，意为 snorting tobacco，即鼻烟），
不管白天还是黑夜，每隔两三小时就会吸食一次。他说吸了之后可
以确保随时处于清醒的状态，随时补充能量。他还笑着说，吸鼻烟
可以增强性功能，他认为这也是马赛族武士比较强壮的原因之一。
在他的族群中，成年男孩 15 岁以后就可以吸鼻烟，女孩是不被允许
的，因为男孩白天需要外出放牧，晚上还要看护牲畜，吸鼻烟可以
让他们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。吸了之后不会生病，鼻子还通透，呼
吸畅快，因此鼻烟成为了族群武士们必备的东西之一。至于为什么
来到城市之后还要吸食 Ugolo，马赛兄弟说：“每次吸食都会让我
保持清醒，到晚上偶尔睡一会就可以，起来开门才会有力气。没有
这个东西，我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。”

图 5   我和马赛兄弟，他们向我展示如何使用 Ugolo
图片来源：作者拍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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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方面，汽车、女人、性这些繁华都市中的现代元素，无一不
在挑动着马赛兄弟的内心欲望，使他依依不舍。

初来乍到，目睹着来来往往的汽车、风情万种的女人等一切族群
社会里没有的新鲜事物，一股股欲望之风扑面而来。在他手机里面，
有两张很吸引人的照片：一张是他背靠一辆蓝色丰田陆地巡洋舰越
野车的照片，一张是他和一位来自欧洲的白女人的合照。据他描述，
第一张是刚来到达市时，跟自己的马赛兄弟在卡里亚库的一个老板
的院子里拍的。说完后，他笑了笑，拍了拍我的手。显然对于他而言，
这是一个很难实现的梦想，或许信誓旦旦的话语只是对自己的一种
安慰。

他说：“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车，非常喜欢，等以后一定要买一

辆。”

我说：“这车很贵的。”

他笑笑说：“我有很多牛，我还会养更多的牛，这不是问题的，

等 2 年之后我就可以买车了。”

我说：“你买车干嘛呢？”

他笑笑说：“买车，等我回去族群，开着回去，族群的人会认为

我是成功的。你看卡里亚库那些人（商人、老板），有钱的都开车，

那是成功啊！”

关于另外一张与欧洲女人的合照，他说：“来到达市的时候，一
位马赛同伴受到两个欧洲白女人的雇佣，带她们出去旅游，既负责
安全，也充当导游。”我问：“为什么欧洲白女人找你的朋友呢？”
他自豪地说：“马赛人长的高大、帅气，不怕和人打架，可以保证
她们的安全，还能满足她们的性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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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6   马赛兄弟与某欧洲女性合影
图片来源：马赛兄弟提供

学界有一个专门的术语用来描述上述现象——“性旅游”（Sex 

tourism）。我想起每逢周末或者节假日，在巴加莫约总能看到一些
当地年轻俊俏的男孩，陪着来自欧美年龄偏大或相貌普通的女人在
海滩上散步、游泳。当地朋友曾说：“很多年轻人梦想去欧洲、梦
想赚大钱，而这几年有很多的欧美女人来这边旅游，都会在当地找
一些俊俏的年轻男性，其中不乏马赛族青年。”在非洲东海岸之所
以会存在“性旅游”，按照巴加莫约当地朋友的说法，主要原因为下：

“一是，年龄偏大或长相不佳的欧美女人来到这里旅游的目的，

就是为了花点小钱包一个年轻俊俏的当地男生作为陪伴，这种关系

随着旅游的结束而结束。二是，这里的年轻男性总是想着到欧美去，

但是没钱去不了欧美，就算去了也没有合法身份，而那些外语好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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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轻帅气的男性总是去找一些欧美女人，特别是年龄大一点的女人。

通过协商，陪伴旅游之后，欧洲女人可能会答应结婚，然后把他们

带到欧美。朋友说，据他所知成功的例子不多，但是年轻人们总是

乐意这样做，一是有钱赚，二是可以到处旅游，三是旁边跟着一位

白人女性也可以成为他们向同伴炫耀的资本。”

我有意追问马赛兄弟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？马赛兄弟看着我，笑
笑说：“我不知道啊，应该没有了吧？”然后，我就直接跟他提了
我在巴加莫约见到的“性旅游”现象。他笑笑说，“可能吧，我也
不确定！”

在 3 月初的某一天，我、马赛兄弟和他的另外一位马赛兄弟（年
龄 20 岁左右）坐在旅店门口的小台阶上，正在聊着马赛族为什么爱
吸鼻烟的话题。这时走过来两个年轻女性，一个微胖，身体丰盈，
身穿一套白色的紧身衣，和旁边另一位较瘦的女孩对比起来，完全
是曲线突出，前凸后翘，女人味十足。看到我正在和两个马赛人坐
在一起，胖一点的女孩就指了指我们，还抛了个媚眼。

快靠近我们时，她们打了声招呼，之后又大声说道：“马赛！
为什 么 你 们 和 华 人 在 这 里？” 马赛兄弟说：“我们是好朋友啊，
在聊天呢！”胖一点的女孩回应说：“马赛，Mzuri（帅气）……”
然后笑了笑，就继续往前走。两个马赛兄弟望着女孩远去的背影，
望眼欲穿般的表情。一会，年龄较小的马赛青年就问我：“高，你
喜欢哪个？”我笑笑反问他：“你呢？喜欢哪个？”他指了指较胖
的女孩，还用双手比划着，在空中画了一大个圆圈，意指胖胖的、
臀部大的、丰满的那位女孩。马赛兄弟则说，女孩太胖不好。然
而，当我问他喜欢胖一点还是瘦一点时，他又笑笑说：“Mkubwa

（ 大 的、 胖 的） 那 位！” 接 着， 他 羞 涩 地 用 手 拍 了 拍 我 的 手 。1

① 在坦桑尼亚或者东非，当地人见面时，如果是特别要好的朋友，往往都是边聊天、
   边拉手，代表友谊、友情，拉手不仅限于男女之间，也可以发生在男性与男性、女
   性与女性之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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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到繁华都市的马赛人同样面临着因为性而感染艾滋病的问题，
对此，我的马赛兄弟有着自己的认知和理解。他将马赛族人的艾滋
病问题归咎于斯瓦希里女孩（Swahili girl）。他说：“我们马赛人
的艾滋病都是那些斯瓦希里女孩传染给我们的。我们马赛人不会有
这种疾病，都是斯瓦希里人的问题。如果我得病，但是我回家去，
在族群里仍然是纯洁的，我仍然是没有病的，因为那里才属于我。”

显然，马赛兄弟的话体现着他内心的矛盾。他一边说着讨厌斯瓦
希里女孩，将艾滋病问题怪罪于斯瓦希里女孩的诱惑，但是当两个
一瘦一胖的女孩对他们抛媚眼时，他们的魂都快飞了，还连连对我说：
“我喜欢那个屁股大的女孩！”

结语

出于各种缘故，我和马赛兄弟之间的交往在某个时刻戛然而止，
但他依然让我目睹了这一高傲的游牧民族“游走失魂”的一面。我
的马赛兄弟，作为族群武士的他，揣怀对繁华都市的欲望、憧憬和
想象来到了坦桑尼亚最大的城市，却发现身无技能的自己，只是凭
着“强壮、彪悍”的马赛族武士这一尊贵身份，勉强混得他人屋檐
之下“看门人”一职。对于马赛兄弟而言，眼前华人旅店这些相对
内敛、几乎不会说英语和当地语言（斯瓦希里语）的华人显然不符
合他对于外人（西方人）的想象，加之不高的薪水、对亲人的思念
及高昂的生活成本，他最终以“跑了”的方式离开了这个繁华的都市。

如果说很多流动到大都市的农村居民是为了摆脱结构化困境下的
生命轨迹，攀爬社会阶梯，那么我的马赛兄弟则揣怀着对外界天真、
美好的想象。然而，高贵如武士的他只能在繁华的都市勉强糊口。
面对文化差异极大的华人群体和当地的市井社会，他最终找了个不
光彩的借口逃回了熟悉的族群社会。这一进一出、进了又出的轨迹，
真实地描绘了当下东非社会低层或边缘人群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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摆不定、进退两难。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个体或社会边缘群体犹如汪
洋中即将沉沦之舟，如此的渺小，想要在繁华而冷漠的城市生存下去，
似乎难于上青天。

“游走”作为游牧民族马赛族的一大特征，是武士精神，也是生
活面相。然而，随着现代农耕的扩张和经济社会的发展，游牧民族
的存续空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挤压。尽管他们试图从“农”，试图
融入香车美女、遍地黄金的都市生活，或许有人成功了，但深深附
着的“传统”特质却让他们望而却步，始终徘徊在现代社会的边缘，
渴望又无力。就像我的马赛兄弟那样，对于一个个游走失魂的马赛
个体而言，回“家”才是归宿。尽管很难，甚至无“家”可回。作
为旁观者，我试图保持乐观，但后续诸多的遭遇却让我对这一可爱
可敬的族群之未来感到丝丝忧愁。

因篇幅有限，无法尽述他们的故事，特别是他们的信仰与归兮来
去。在此特留有余地，将“走失”的风之子交给“游魂”吧！祝福
我的马赛兄弟！


